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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虽然离开
故土，当了65年的北京市民，但骨子里
却依然还是一个地道的辽南乡下人。
一望到望儿山山巅巍巍的慈母塔，我就
浑身得劲儿；一见到那一片片金果累累
的苹果园，我就来了精气神儿，“活像旱
天里的鹅，一见到河，就连头到尾巴钻
进水里。”（河南诗人苏金华的诗句）这
不仅是因为慈母般的辽南大地养育了
我，使我从一个天真、无知的车夫之子
成长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而且
还因为我与那里的父老乡亲、师长、文
友一直有着拆不散、割不断，十指连心
般的感情。

营口是风水宝地，土肥水美、人杰
地灵，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全国闻名的诗
人、书法家、音乐家。其中盖州还是民
间文化繁荣的重镇。皮影、高跷秧歌(前
些年在北京龙潭湖庙会上荣获过三连
冠)，还有在皮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辽
剧，皆为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辽南乡土
上的几道靓丽的风景。不久前，中华诗
词学会命名盖州为“诗词之乡”，中国书
法家协会命名盖州为“书法之乡”。我

的母校熊岳高中是培养作家、艺术家的
摇篮，其中培养中国作协会员11人，中
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美协、中国书
协、中国音协、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超
过30人，至于省级、市级各个艺术家协
会会员则多达百余人。这在全国是罕
见的。他们当中的好多人我都很熟悉，
有的还是多年的朋友。多年来我们有
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家出版了什么著
作，都互相赠阅，借彼此交流，促共同长
进。前不久，鄙人出版了拙著《郑恩波
文集》（16 卷），将书快速寄回故乡。前
些日，应文友们盛情邀请，我回到故乡，
又见到多年未谋面的文友，颇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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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从高作智说起。作智比我
小一岁，我们是在熊岳高中读书时的同
学，同是文学爱好者，他比我晚一年毕
业。作智是望儿山下的贫家子弟，自幼
聪慧伶俐，但因家境不堪，几近失学。
幸得喜才爱才的鲁克承校长的呵护与
关照才得以中学毕业，并读完大学文学
系。大学毕业后，作智前进的道路并不
平坦，在古城盖州打拼了18年，当过中
学教员，担任过工厂政工干事，在九寨
乡挂职副乡长。他脚上经常沾着泥浆，
衣服上挂着草屑，是个十足的草根文化
人。直到 1979 年，作智才进入营口市
文联，从此走上文学之路，直至退休。
在 40 多年的时间里，他把全部精力都
用在编辑文学期刊《辽河》的琐碎的工
作上了。作智先后担任过《辽河》杂志
主编、营口市作家协会主席、营口市文
联副主席。30 多年前，他就已经成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他曾在《辽河》杂志封二上立
下这样的誓言：“我愿做足球场上的绿

茵，只要你们把球踢好，我心甘情愿承
受你们的踩踏。”几十年的成绩单充分
证明，作智已经实现了这一誓言。前些
年，辽宁省有 10 个市级文学刊物被取
消，但是，《辽河》却岿然不动，而且还被
评定为与省级名刊同等的二级文学期
刊，取得了在国内外发行的资格。1993
年第 1 期《辽河》出版了以全国乡土文
学领军者、著名作家刘绍棠为带头人的

“北京作家小说专号”。中国艺术研究
院、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为此还专门
召开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爱情问题”
研讨会。《光明日报》文艺版对此特别报
道，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几十年
来，作智与前任主编雁翎等精心培养了
一大批很有才华的作者，其中有4位成
为了国家一级作家。作智本人有“辽南
小说三杰（之一）”的美誉。

作智是一个多面手。几十年来，他
发表了中短篇小说 54 篇，长篇小说 2
部。另发表有散文、报告文学、评论文
章、民间文学、诗词等。作智先后获文
学艺术创作奖14次，编辑奖4次，艺术
科研奖4次，综合奖3次。

革命烈士杨运是辽南地区家喻户
晓的大英雄，熊岳城风景秀丽的响水河
畔立着他的塑像。几十年来，无数人向
这位英雄敬献花圈、花篮，但是，人们却
不知道英雄故里何在。1977 年 8 月 12
日，在文学道路上刚刚起步的作智，在

《辽宁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短篇小说
《带枪的人》，描写、讴歌了杨运烈士的
英雄事迹。小说发表后不久，报社收到
了河南省一个叫杨万现的读者的一封
信。信中说，小说《带枪的人》所描写的
英雄很像他的胞兄。报社把这封信转
给了高作智，高作智见信后喜出望外，
并且给杨万现回了信。之后，作智与杨
万现往返书信18封。后在多方努力下，
认定杨运确实是杨万现的胞兄。从此，
杨运这位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派到辽
南从事革命活动的“老延安”的英灵回
到了故里。作智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
大事。

作智与我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密切
交往，我们是文友、挚友。他出版的大
部分著作都赠予过我，我非常喜欢他的
文笔，爱读他的书。他的小说（特别是
近年出版的《大苇荡》和《迷城》两部长
篇小说）读起来既有传统的民族味儿，
又不乏新鲜感。作品中激荡着正气、豪
气、英雄气。人物塑造生动，富有个性，
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又有序，地方色彩浓
郁、鲜明，语言生动。我觉得作智已经
是一个成熟的大作家、老作家了。我的
另一位老同学，中国音协、书协会员，中
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
军参谋长姜兴滨赠给作智的一首诗，对
他的文学生涯作了很好的概括：

古邑名山翠绿间，柴门难掩杏花
园。稚龄哲母精忠励，壮岁文坛德艺
传。称巨擘，著鸿篇，生花妙笔荐轩辕。
苦心换得书充栋，未负韶华虞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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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州文艺》创刊时，我结识了李
曰明这个实诚、憨厚、纯朴的小伙子。
盖州市相关部门邀请我为该市编辑出
版的青少年文选《春草离离》写序，把一
批他们选出来的佳作寄给我，供我参

考。文章很多，篇篇都很有棱角，特色
鲜明，让我爱不释手。我一方面赞叹故
乡文坛根基坚实，大有才俊，另一方面
也很佩服负责选择文稿的编辑。我想，
文稿一定很多，参差不齐，但编辑能选
出这么好的文章，可见他才气不凡。后
来得知这位编辑叫李曰明，是个没上过
大学的文学青年。于是，我心里有了谱
儿，虽然没有跟他见过面，但心里对他
已经有了好感。可是，在仔细地读了他
的20余万字的散文集《城南拾旧》后，我
才恍然大悟，曰明何止是一个很有才华
的编辑，他分明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散文
作家！

你看，他用朴实无华、简洁精练的
语言，对自己、家人、邻里、学友、文友的
人生经历，真实而生动地描述；对个人
志趣、爱好，理想、情感，原原本本、有滋
有味地坦露，把盖州古城半个多世纪经
历的风风雨雨和人情、世情、风情的嬗
变，展现得那么深刻感人，发人深思。
天下文章人人都能写，但笔下有文采，
有风格，能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美
文，并不多见！

看得出来，曰明的散文写得颇为轻
松，篇幅都比较短，仿佛是茶余饭后与
朋友聊天。他不是摆架子，板着脸，硬
作文章，而是随意开篇，尽情收笔，风格
自然，文章天成。品读这本《城南拾
旧》，仿佛是三伏天来一碗麻酱拌冷面，
也好像年三十儿晚上酒足饭饱之后吃
上一个化了冰的梨，那么痛快。散文贵
在有情，情贵在真。好的散文也常常能
给读者留下一些格言、警句，对读者的
人生、事业予以启迪，成为文眼。《城南
拾旧》中就有这种闪光的、可圈可点的
警世佳句，例如，《琴棋闲话》有一段话：

“人的一生需要有肝胆相照、患难与共
的知己，也需要心心相印、情趣相投的
知音，两者皆有之，此生亦无憾矣。”

曰明是个纯粹的工人子弟，他没跨
进过大学的门槛，连中学也没毕业，因
患病辍学了。幸好离他家不远有一个
很不起眼儿的小书摊，穷人家的孩子可
以到那儿租小人书看，一次1分钱。这
个小书摊可是救了他，他一本接一本地
看个没完没了。后来觉得看小人书不
解渴，于是便读起大本的小说来。最
后，大厚本的中外文学名著也进入了他
的阅读范围。读《城南拾旧》，可以发现
曰明认识并准确地运用了不少现如今
的青年人不认识更不会用的字和词。
是那个不起眼儿的小书摊、后来的大书
店、图书馆成就了他。

盖州古城的黄土过早地掩埋了曰
明体弱多病的父亲，留下了需要他奉养
的祖父、祖母、母亲和4个需要他照料的
幼小的妹妹，养活一家8口人的重担，就
落在他这个刚刚20岁的青年肩上。曰
明先后当过临时装卸工、力工、翻砂工
和沥青工。可是，他的兴趣和志向，却
始终在文学上。

曰明还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利用几年时间，搜集、整理、出版了一部
30 多万字的《营口方言》。这是一部呕
心沥血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
用价值。

当然，曰明更主要的贡献还是体现
在他与王学中、郑庚满、董玉涛、张斌等
文友齐心协力办的《盖州文艺》上。盖
州建国以来先后曾办过《苹果花》《望儿

山》等文学刊物，但因多种原因先后都
夭折了。后在盖州市骨科医院院长郑
庚满同志鼎力支持下，终于办起了这个
不寻常的文学刊物《盖州文艺》，到现在
它已经有21年的刊龄了。21年来，《盖
州文艺》共出版了52期，曰明任主编期
间出版了28期，它已成了盖州的文化名
片，成了广大业余作者和读者的温馨之
家。21年来，《盖州文艺》不仅发表了许
多本地作者的很有质量的作品，而且也
转载了从维熙、孟伟哉、高莽、张毓茂、
王充闾、陈世旭、黄蓓佳、项冶等全国著
名作家的精品佳作。另外，还发表了营
口地区高作智、李秀文、卢苏宁、薛涛、
冯伟、沙爽、薛宝民等作家以及吕公眉、
王一鸣、孙临清、汤和伟（河苇）、党学
谦、金文吉等文化名人的上乘之作。一
个县级市的文学刊物，能很风光地、风
雨不动安如山地生存21年，这在我国现
当代文学史上，委实是一大奇迹。

《盖州文艺》走过了艰难、光荣的21
年。现在，这个浸满了辛苦汗水的接力
棒，已传到了年富力强，很有文学才气
和魄力的薛宝民同志的手里。宝民是
目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在省级以上
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
不久前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县报记者》，
反响强烈，广受欢迎。他上任后新出版
的几期《盖州文艺》面貌大为改观，栏目
明显增多，版式和内容都很吸引人。

（未完待续）

母亲的补丁（外一首）

刘博华

深夜，母亲的微笑，在煤油灯下
缝补
身影，浸湿我的眼眶

我穿上补丁裤
去上学
青色的年华与脾气
在母亲殷切的目光中

“补了就能长高高”
母亲不停地劳作着
整晚整晚，月亮与萤火虫轻盈地飞动

父亲的叮咛

30年前，父亲带着面饼来学校看我
校门外
一河深沉的流水，倾泻过来

父亲是教书匠，才转正
他来送拖欠的学费
并把他的一生，递到我的手里

他走时，河上的石拱桥越发瘦弱了
那弯曲的腰身，照耀了日月星辰
倔强了千山万水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8期）

喜看白云已成海
——故乡文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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